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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首

■  宋清渭

厦门特区创建之初驻军回顾

1984年2月，厦门作为国家确定的第一批对

外开放的经济特区，更早地领略到了春天的气

息。然而，在厦门特区扩大对外开放当中，围

绕特区还要不要驻军，特区部队还要不要整军备

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当时，我正在闽南

担任驻守厦门部队的军政委，现将争论的前前后

后作一回顾。

军地产生两大争论

厦门是中央和邓小平确定设立的经济特区

之一。1984年2月7日至10日，邓小平在视察深

圳、珠海特区之后，来到厦门视察，看望部队官

兵，接见部分领导同志和英模代表。在厦门迎接

邓小平并陪同他视察的领导同志有：福州军区政

委傅奎清，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厦门

市委书记陆自奋，以及作为厦门驻军领导的王照

堃军长和我。邓小平首先查看了当时设在市内的

经济特区，又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厦门全岛。看到

邓小平身体健康、精神很好，我发自内心地高

兴。邓小平在路上不断向我们讲述他的看法和意

见，内容主要是后来发表的《在视察特区时的重

要谈话》。视察期间，邓小平先后讲到：厦门特

区现在划的这个地方太小了嘛，应该扩大。把全

岛都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更多的华侨和港台

的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

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的经济活跃起来。

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

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

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

定益处很大。他还关切地询问王军长和我，军部

驻在哪里，部队的情况怎么样，战士们生活怎么

样。我和王军长都一一作了回答。最后他还欣

然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一些，更好一

些。”

邓小平视察厦门特区，使军队和地方的同志

都受到很大鼓舞，特别是对他关于特区要扩大的

重要指示，大家都发自内心地拥护。他的重要谈

话发表之后，福建省委、厦门市委立即着手研究

和规划特区扩大之后的发展建设问题。特区原来

很小，只有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之后，面积

将达到100多平方公里，而且辐射周围，范围和

规模都扩大了许多，的确是一件令人鼓舞的大好

事。我们部队认真学习了邓小平的重要谈话，一

致表示坚决拥护，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和改革

开放，以实际行动贯彻好党中央的指示。

随着厦门特区扩大各项工作的展开，地方有

的同志在讨论和规划继续搞好改革开放的时候，

对如何继续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如何继续加强

东南沿海的海防建设、确保国家的安全稳定这样

一些重大问题，有所忽略，提出了一些意见。其

中与军队有直接关系的是两个：一个是部队的营

产、营区要不要为开发特区让出来；二是整个厦

门都划为特区之后，岛上还要不要驻军。围绕这

两个问题，军地双方产生了分歧和争执。

首先遇到的是军队的营区、营产问题。从

解放战争后期起，由于厦门长期与号称驻有10万

国民党大军的金门岛正面对峙，一度驻军数量较

多，因而营区、营产比较多。这些营区和营产大

多是从国民党军队手里夺来的，其中有不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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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设施还是日本鬼子占领时期修筑的。后来随着

岛内驻军的逐步撤出，许多营区和营产已经交给

了地方政府。厦门被确定为第一批特区之后，由

于开发建设、旅游的需要，经过协商，军队退出

了不少设在景点上的营区。厦门还有很多旅游景

点，这些景点大多是军事上的制高点，如胡里山

炮台、云顶岩、日光岩等，历代都是兵家据守的

沿海要点，现在仍有我们的部队在驻守。由于特

区要扩大，搞开放，搞旅游，吸引外商、华侨、

港澳台同胞多投资，地方有些同志要求部队把这

些地方让出来。这些意见反映到军里，我们感到

很难办，请示军区也感到很难处理。在地方同志

的一再要求下，我们逐级上报，经总参批准，我

们又从几个点上撤出了一些部队。如让出了胡里

山炮台等。胡里山炮台从清朝的时候就驻扎军

队，从炮台能清楚地观察到对面大担、二担岛上

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同时它

又是一个著名的旅游点，国内外许多游人都想到

此一览古炮台的雄姿，在炮台上俯瞰一下美丽壮

观的厦门港。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让出了包括胡

里山炮台在内的几个旅游景点，完全是从开放的

大局考虑的。但这仍然达不到地方规划的要求，

他们计划开放的景点包括部队设在厦门岛四周

的大部分哨所，甚至提出连云顶岩观察所也要

撤出来。这就引起了军队

同志的忧虑和不安，迫使

我们不得不从海防建设和

国家稳定的大局上来认真

对待这个问题。

引起争论的第二个问

题是，特区扩大到全岛之

后，还要不要再有军队驻

守。这个现在看起来不是

问题的问题，在改革开放

初期，在许多政策法规还

没有明确的情况下成了引

起激烈争论的大问题。当

时地方上有人提出，整个

厦门都划成了特区，岛上

就不应该再驻部队了。他

们的理由不光是因为部队占据着一些景点影响了

开放，还认为有部队在那里，华侨和外商就不敢

来投资。有的甚至提出，军车不能上街，不能开

进厦门岛，因为它看上去像“囚车”一样难看，

会把外国人吓跑。虽然持这种观点的只是个别

人，但当时由于大家对究竟开放到什么程度，一

时还把握不准，故而也疑惑不定。这些议论传播

开来，影响了部队的思想稳定，也引起驻地群众

的不安。地方有的老同志找到我忧虑地说，听说

有人要求部队撤出厦门，那么对面的台湾国民党

军上来怎么办？一些群众也反映，没有部队在这

里，我们的安全谁来保卫？

面对地方同志的这些意见和越来越多的议

论，我不得不认真思考，多次和军里的其他同

志交换看法。我们觉得，开放后的厦门到底要不

要驻军，我们要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

定，听从上级的命令。但作为当地驻军领导，我

们有责任向上级反映厦门地区的实际情况，有责

任为维护我国海防建设的长远利益而直言，更有

责任教育部队牢记职能，常备不懈。

邓小平一锤定音
   

厦门岛自1949年金门作战失利以后，在很

    1984年9月，宋清渭陪同福州军区首长视察守备部队。左三为作者，时任某
军政委，左四为军区江拥辉司令员，左五为军区傅奎清政委，左六为军长王照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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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段时间里面对着国民党10万大军的压力，是

中央军委确定的坚固设防地区。早期，军所属各

师和一些特种兵部队全都驻在岛上，20世纪50年

代后期，由于“8·23”炮战开始，从岛上撤出

了两个师；60年代，又由于搞“山”、“散”、

“隐”，又把军部和另外一个师撤到了岛外。厦

门作为闽南与闽中的结合部、作为福建抗登陆作

战的一个重要方向，特别是和当时眼皮底下的

五六万国民党军队相比，驻军不但不能撤，而且

还应该加强。虽然当时两岸关系正在趋于缓和，

和平统一大业也早晚会变为现实，但这必须是建

立在强大军事力量做后盾的基础之上。

回顾几十年带领部队驻守海防的经验教训，

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贯指示分析问题，我愈

加感到，改革开放与巩固国防绝不是对立的关

系，相反，越是开放，越需要军队来保卫。我把

这个认识向到军里检查工作的江拥辉司令员、傅

奎清政委等作了汇报，他们都表示赞同。

1984年6月上旬，在厦门市白鹭宾馆，即福

州军区厦门招待所，福建军地领导同志就厦门特

区扩大之后涉及驻军的有关问题，召开了一次协

商座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福州军区江拥辉司令

员、傅奎清政委，福建省委项南书记、胡平省

长，厦门市委陆自奋书记。当时王照堃军长正在

出访朝鲜，军的领导就只有我参加了会议。

当商谈到厦门岛上部队要不要让出现有的

位置时，双方的意见发生了尖锐对立。地方有

的同志的意见是，部队现在的驻地大都要辟为旅

游点，应该让出来或者干脆全部从岛上撤出来。

有部队驻在岛上，外商不敢来投资。军队同志的

意见是，现在岛上的驻军并不多，而且厦门地区

守备任务非常繁重，部队绝不能撤出去。现在岛

上部队赖以观察据守的一些制高点已经交给了地

方，所剩这些哨位住所，只能勉强构成预警防卫

体系，原则上不能再动了。会开到这里，双方都

互不相让，争论非常激烈。记得当时有人对我

说：你们现在的那些营区、营产本来就是地方的

嘛，难道你们解放军来福建的时候，还带着房子

带着地来的吗？我也没客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

回敬他：是啊，那些营房都是日本鬼子建的，以

后是国民党军队住的，你那时候怎么不跟他们要

过来呢？还有现在你们提出来要的那个“白公

馆”（即白崇禧公馆），当年我们攻打它的时

候，牺牲了近1个排的战士，那个时候你叫他们

让出来多好，我们还用得着流血牺牲去打吗？

由于军地双方的意见尖锐对立，无法调和统

一，最后商定，各自向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反映情

况，听从中央的决定。后来，我们接到的通知是

厦门驻军任务和部署不变。另外还听说，厦门特

区驻军问题的争论反映到中央以后，邓小平说：

香港回归以后我们还要驻军嘛，厦门面对金门重

兵，能不驻军吗？就这样，这场争论很快就平息

下去了。

在那场现在看来本不应该出现的争论中，我

作为厦门驻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是做了大

量的实地调查和论证的。在那次军地双方的协商

会上，我引证了掌握的大量事实材料，充分陈述

了厦门地区的边海防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理由。

直到事隔12年之后的1996年10月7日，我在北京参

加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时，福建省的领导同志来

看我，还提起那场争论。他对我说：宋政委，那

一次的争论和你的发言我们都听说了。

角屿岛遭炮击证明驻军的必要

厦门特区要不要驻军的那场争论发生在1984

年6月上旬，到了6月27日，就发生了金门国民党

驻军突然炮击厦门海域角屿岛守备连队的事件。

那天我担任军里的值班首长。早饭后我在作

战值班室组织交完班，就到了离办公楼300来米

的招待所，准备和部队来的几个同志研究一下经

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刚推门坐下，值班参

谋的紧急电话就追过来了，向我报告说：政委，

有敌情，请您马上到作战室来。我放下电话，一

路小跑来到办公大楼的军作战室。陈明端参谋

长、作训处周满华处长、姜勤宏副处长正围在墙

上的地图前面，听到我进来，陈参谋长转身对我

说，金门那边有情况，我们赶快研究一下吧。

接着，周满华报告了刚刚发生的情况：上午

8点40分左右，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队突然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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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备某团二连驻守的角屿岛实施炮击，并有不明

船只借着大雾向该岛驶近。当时连队刚刚吃过早

饭，正在操场上训练队列，具体伤亡情况不明。

我和参谋长分析情况后决定：（1）迅速将上述

情况报告军区；（2）通知守备某师，要某团加

强戒备，搞好防护，严密观察敌情变化，迅速查

明敌人企图和海上目标的性质、去向；（3）驻

角屿岛西海岸守备部队立即进入工事，炮兵做好

反击准备；（4）命令有关部队迅速做好增援角

屿岛的战斗准备。

处置完毕之后，我就一边要值班员向其他军

首长报告并向所属部队通报情况，一边在作战室

召集机关人员继续研究敌情。我们分析判断，对

方炮击是挑衅性行为，海上目标可能是驶向我方

的小船。应当进一步请示上级要不要进行炮火反

击；同时把情况通报角屿岛西海岸地方政府，请

他们协助查明海上船只的情况。

9点50分，又接到守备某师报告：对方炮击

已经停止；海上目标为一小竹排，现已消失。初

步查明我角屿岛二连的伤亡情况是：1名助理军

医牺牲，2名战士受伤。

后来查明：那天上午8点40分，从大金门的

草屿方向有1人乘竹排向我角屿岛驶来，当竹排

驶近我角屿岛时，驻金门的国民党军以405榴弹

炮及106、107迫击炮向竹排进行炮击，同时炮

击我角屿岛。从8点45分到

9点47分，共发射炮弹150多

发，有40多发落在我角屿岛

上。正在岛上进行队列训练

的2名战士负伤，前去抢救伤

员的助理军医被炮弹击中身

亡。说起这名军医的牺牲，

令人十分痛心。打炮的前一

天，他的妻子从湖南老家来

队探亲，随运粮菜的船上了

角屿岛，因为规定家属不准

在岛上住，军医又把妻子送

到岛外的莲河部队家属接待

站。按说他可以在接待站陪

妻子住几天再回岛，可他想

起有什么事还要办，安排妻子住下以后，又乘

船回了岛。结果刚回到岛上，就赶上了这次炮

击。一个守岛干部的家属，千里迢迢来到海防

前线探望自己的亲人，万万没有想到却经历了

一场生死别离的悲剧，而这就发生在我们改革

开放的和平年代。看着部队的作战情况报告，

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对那次国民党军队的炮击，我们军和福州

军区均逐级报告到总参谋部，请求实施炮火反

击。党中央从维护两岸统一的大局出发，没有

批准。新华社于6月29日发了一则消息，对国

民党军队的炮击给予揭露，向台湾当局提出严

正抗议，并要求严惩凶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

发表了一个声明，承认向我方实施了炮击，但

说那是组织实弹射击时，下级军官无组织无纪

律而造成的误射。对这次炮击事件，我们从大

局出发，从长远考虑作出处理，事实证明这种

处理也是正确的、有远见的。同时对一些身处

“太平盛世”，只“居安思富”而不居安思危

的人，是敲了警钟的。而对我们官兵则是一次

深刻的战备教育。作为祖国安全的捍卫者，永

远不可淡忘根本职责。越是太平盛世，越要常

备不懈，为了保卫人民的安全与和平劳动，必

须随时准备付出鲜血和生命。

（责任编辑  文世芳）

厦门日光岩


